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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一个敌人””
乔忠延

贺绿汀与《游击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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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里小学读书时，有一节课
让我难以忘怀，那是在学习课文
《游击队歌》时。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课文读起来朗朗上口，教这篇课文的

是从师范学校来实习的一位女老师。她读
着读着，把两条小辫子一甩，亮开歌喉唱
开了。她先唱一遍，再领着我们学唱，六
十余载过去，那欢悦的场景还在我眼前熠
熠生辉。

不过，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这首《游击
队歌》就诞生在山西临汾县的刘村。临汾县
如今更名为临汾市尧都区，刘村与我们在教
室里欢歌的城居村也就是一箭之地。

我学唱《游击队歌》是在 1959年，而贺绿
汀先生在油灯下写出这首歌曲是在 1937年。

1937年，贺绿汀 34岁。这位从湖南乡下
一路坎坷走到大上海的农家子弟，在音乐界
已经小有名气。1934 年，他创作的《牧童短
笛》获得了中国风格钢琴曲一等奖，这首具
有成熟民族风格的钢琴曲让无数人记住了

“贺绿汀”这个名字。

当时，日本军队侵占了东北三省，正企
图进一步吞并中国大地。贺绿汀发出了愤
怒的呼喊，一首为在日本工厂务工儿童谱写
的歌曲《谁说我们年纪小》广为传唱：

小姊妹，小兄弟，大家牵手向前跑。跑
跑跑，跑跑跑，用力跑来用力跑。一跑跑到
战场上，齐将敌人扫！跑跑跑，跑跑跑，谁
说我们年纪小？

贺绿汀矢志投身抗战洪流，加入上海文
化界抗日救亡演剧队，决心用一腔热血报效
祖国。他被编入第一队，即救亡一队，成为
抗日战争宣传团队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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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游击队歌》手稿。

到达西安，救亡一队的演出场
场爆满，可大家更想到前线去，与鬼
子真枪实弹地拼杀。

这样的请求得到了八路军驻西
安办事处的支持，他们转身东行，来到了黄河
南岸的潼关。

跨过黄河后，面对更严峻的抗战形势，
贺绿汀的激情中加进了冷静的反思。原来
那个单一的“打”字变成了“如何打”：如何打
才能打得日寇心惊肉跳，尽快滚出中国去？

至此，贺绿汀进入了创作《游击队歌》的
孕育状态。

从风陵渡上火车，但火车到临汾后不得
不停了下来。太原失守了，所有指挥机构都
退踞临汾。贺绿汀一行心情沉重地走进了距
离临汾城西十里路的刘村，安身在秦家大院。

但刘村的情形正好相反，到处昂扬着朝
气蓬勃的气息。原来，中共中央北方局、八

路军驻晋办事处、八路军学兵队和正在组建
的炮兵团都云集这里。大兵压境，这里却没
有丝毫惶恐，一切有条不紊，忙而不乱。刘
村军民对胜利充满信心。

这天，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来
到了救亡一队的驻地。热情的彭雪枫向他
们介绍了抗战局势，“持久战”和“游击战”
这两个关键词，像两粒闪光的种子播种在贺
绿汀的心里；同时闪光的，还有两个经典战
例——平型关伏击战和夜袭阳明堡战斗。

在彭雪枫主任的讲述中，贺绿汀才明白
平型关伏击战获胜的过程和意义。平型关
伏击战一举歼灭日军 1000余人，史称“平型
关大捷”。等到日寇增援大队到来，我军已
携带缴获的枪支弹药胜利转移。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来如闪电，去如疾风，这就是游击
战的神威！夜袭阳明堡日寇机场，同样也发
挥了游击战的神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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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成立于临汾刘村镇北卧
口村的火星庙。庙院摆满了八路军缴获的物
品，有各种枪支，还有平型关伏击战缴获的敌军
大炮。往昔日寇杀害我同胞的武器，将成为打

击敌人的利器。贺绿汀看着大炮，早已热血沸腾。也正
是在那一夜，贺绿汀创作出了《游击队歌》。

八路军学兵队是八路军总部新成立的培训抗日人才
的机构。大队部也驻扎在秦家大院，时任学兵队的音乐
教官是曾任中国文联主席的周巍峙。贺绿汀递上《游击
队歌》，周巍峙刚接过去，已兴奋地哼唱开来——

……
在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高高的山冈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且不说轻快的节奏、跳跃的旋律，一听就激动人心；

更难能可贵的是，旋律中飞扬的歌词，既鼓动战士们勇敢
杀敌“拼到底”，还启迪热血儿女要敢打会拼，去高山冈，
去密林中，神出鬼没打鬼子。只要不畏艰难，不怕困苦，
就会无往而不胜！

周巍峙带着贺绿汀一起教唱这首新歌。学员们满怀激
情，放声歌唱，唱响了打好游击战、以苦为乐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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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刘白羽曾在回忆录中提
到，193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和贺
绿汀同住一屋。贺绿汀迟迟不睡，
披着一件黄呢子大衣，伏在炕桌上

的小油灯下写写画画，还低声吟唱。刘白羽
一夜似睡非睡，不时睁开眼睛，每次都看见
贺绿汀伏案勾画，时而挥舞着胳膊，像在指
挥表演。次日一早起来，即听见了贺绿汀兴
奋地歌唱着。《游击队歌》就这样诞生了。

一个夜晚，一盏油灯，贺绿汀便创作出了
活力四射、久唱不衰的歌曲，当然是神来之
笔！但追索贺绿汀的足迹，就能明白，神来之
笔并非偶然所提，而经过了长期的积累。

贺绿汀一行从上海出发时，身后炮声隆
隆，火车行进中相伴的是敌机的轰鸣声。在
南京住下后，可恶的敌机仍在乱扔炸弹。第
二天转乘客轮去武汉时，塞克将一张纸片递
给贺绿汀，他一看便激情喷发，沉淤在丹田
的呐喊与塞克的歌词交融为一体，这就是歌

曲《全面抗战》：
我们的血愿流在一起，快武装起来，四

万万同胞，用我们的血肉和新的武器，抵抗
到底。

把 侵 略 者 赶 出 中 国 去 ，争 取 最 后 的
胜利！

一路前行，一路激愤。背井离乡的难
民，拖儿带女，不知何处是安身的净土。每
一趟西去的列车驰过，车厢上都趴满了无家
可归的人们。可恨的侵华日军把国人逼进
了灾难的深渊。这家国苦，这民族恨，无时
无刻不在激怒着救亡一队。他们随时随地
都在歌唱，歌唱《义勇军进行曲》《全面抗
战》；他们随时随地都在演出，演出《八百壮
士》《上海血迹》。每支歌曲，每次演出，都会
激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
奴”的愤怒吼声。

血与火的残酷现实，锤炼和锻造着贺绿
汀及同仁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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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歌》的第一次公演，是在 1938 年
初。当时，八路军总司令部在临汾附近乡下开
高干会议，晚会上，朱德、任弼时、刘伯承、徐向
前、贺龙等将领坐在前排观众席上。

当天演出的节目名录有一大串。节目中准备最不充
分、伴奏最寒酸的，当数《游击队歌》。为他们伴奏的是
口哨，吹口哨的，正是后来参与创建北京人艺并任人艺副
院长兼总导演的欧阳山尊。

演唱队登场。贺绿汀双臂挥动，示意开始，欧阳山尊
的口哨随之响起。演员们和着节拍放开歌喉，唱到第二
段，台下不少人瞪大了眼睛——

四万万同胞齐武装，
不分党，不分派，
大家都来抵抗。
我们越打越坚强，
日本强盗正在走向灭亡。
待到最后胜利日，
世界的和平见曙光！
贺绿汀挥舞的双臂猛然收拢，台上顿时鸦雀无声。

台下，如雷掌声猛烈响起，经久不息。演出结束，朱德总
司令接见演员，赞扬这首歌：“写得好！”

《游击队歌》大获成功。从此，歌声随着将士们的足迹
飞扬在战斗的前沿，也飞扬在之后每一代中国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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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


